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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所见殷商时期的灾害救助体系

刘继刚

（河南中医药大学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殷商时期灾害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灾害发生后，商王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对受灾民众进行救助。

甲骨文中记录了一些与救灾工作有关的职官，通过对其职责与活动的考察，可以看出，在殷商时期基本形成了以商王为

首巫，群巫为主体的精神救助体系和以商王为最高行政长官，君臣为成员的物质救助体系。这一救助体系的形成一方面

抚慰了民众心理，另一方面为受灾民众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帮助，对于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也对后世救灾体系的

发展和完善具有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殷商时期；灾害；救助体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6-0003-07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isaster Relief System of
the Sh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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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hang Dynasty, natural disasters greatly affecte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Kings

of the Shang Dynasty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rescue and assist the stricken people. A spiritual as-

sistance system, with the king as the chief wizard and common wizards as the main body and a material assis-

tance system,with the king as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ministers as members , came into being. The relief sys-

tem, on the one hand, stabilized people's psychology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d necessary material

help for the stricken people. It has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stability, and it also has exploratory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future disaster relief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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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自然灾害种类很多，旱灾、水灾、风灾、雹灾、雷灾、蝗灾、鸟灾、震灾等已经为殷人所感知①。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借助甲骨文资料对殷商时期的灾害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水②、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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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①三大农业自然灾害和防灾救灾措施②的探讨。既有成果表明，殷商时期针对种类繁多的自然灾害，商王

朝已经采取了多种方法进行应对，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后世灾害救助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周代更为完善的

灾害救助体系形成奠定了基础。虽然学界在商代灾害研究领域成果颇丰，但目前尚未出现对殷商时期灾害

救助体系研究的专篇，笔者不揣残陋，拟结合甲骨文、考古发掘和文献史料对其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商王是商代的最高统治者，灾害发生后，商王率领群臣开展救助活动。商代的救灾活动分为精神和

物质两个层面，主要有商王亲自和商王派大臣参与救助两种形式，逐步形成以商王为首巫，群巫为主体

的精神救助体系和以商王为最高行政长官，群臣为成员的物质救助体系。

一、以商王为首巫的精神救助体系

对于殷人的祭祀禳灾，学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从唯物史观分析，传统救荒思想中天命主义的禳

弭论完全是消极的③，但从当时的认知水平以及起到的实际作用看，禳弭行为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④。

灾害发生后，商王作为巫人的最高统帅，带领各级神职人员进行禳弭活动，给民众以心理安抚。

商王是精神救助体系的最高统帅。在殷商救灾体系中，作为群巫之首的商王是整个商族的精神领

袖，他把控着对天神和地祇的祭祀权。“卜辞中常有‘王卜’、‘王贞’之辞，乃是王亲自问卜，或卜风雨，或

卜祭祀征伐田猎。王兼为巫之所事，是王亦巫也”⑤。史籍中商汤俨然一副大巫形象。《吕氏春秋·顺民》

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

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乃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

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⑥面对严重干旱，商汤祷告于桑林，剪掉头发和指甲作为祭祀的牺牲，祈求神灵

庇佑早降大雨，解救苍生。其行为虽然充满了迷信色彩，但是实际上起到了安抚民众情绪的作用，增强了

民众抵御灾害的信心，也稳定了商初动荡的时局。夏末商初面对同样的旱灾，结果却是夏亡而商兴。

首辅大臣是辅政的大巫。不仅商王是巫，他手下更有一批辅政的大巫。《尚书·君奭》载：“（周）公曰：

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骘、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

殷。”⑦周公以前朝七位著名贤相来阐释明君需要贤臣辅佐的道理。这七位大臣中，伊尹、伊骘、巫咸、巫

贤和傅说的巫人身份毋庸置疑⑧。他们不但“乂王家”“保乂有殷”，占据着政治上的最高职位，而且又“格

于上帝”“格于皇天”，担负着神职，是当时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威⑨。换言之，他们既是日常行政的

担当者，又和商王一起承担巫的职责。

伊尹为相历汤、外丙、仲壬和太甲四朝，同时又在商代宗教机构中兼具最高长官之职。《史记·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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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中原地区蝗灾探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②李亚光：《从甲骨文看商代的自然灾害及救治》，《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赵容俊：

《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救灾活动》，《殷都学刊》2003年第4期；刘继刚：《甲骨文所见殷商时期的防灾活动》，《中

国农史》2018年第3期；周忠兵：《释花东卜辞中的“禳”》，《古文字研究》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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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载：“伊尹名阿衡。”①吕振羽先生认为阿衡就是巫教的教主②。伊尹是商初贤相，曾经放逐商王太甲于桐

宫，既然能处罚商王，说明其在商朝行政系统的地位极高，卜辞所记殷人对伊尹高规格的祭祀亦可佐证：

（1）弜𠦪于伊尹，亡雨？ 《合集》27656无名类③

（2）伊尹𠦪，又大雨？/弜𠦪于伊尹，亡雨？ 《合集》27657+《合集》32797倒④无名类

（3） 𠦪禾∕辛巳贞： 𠦪禾于示壬？∕甲申卜：又伊尹五示？ 《合集》33318历一类

（4）癸丑卜：又于伊尹？ 《合集》32786历二类

（5）丁丑卜：伊尹岁三牢？兹用。 《合集》32791历二类

上揭（1）（2）辞例表明伊尹与降雨是有关联的。辞例（3）表示将伊尹与商王示壬同祭，以示其地位之

重要。从用牲来看，对伊尹的祭祀是隆重的。《国语·晋语二》韦昭注曰：“凡牲一为特，二为牢。”三牢，至

少是六只牲畜。祭祀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𠦪祭、岁祭和侑祭等。不仅如此，他的夫人伊爽也是能够掌

管自然现象的神灵。

（6）乙丑贞：宁风于伊[奭]？ 《合集》34151历二类

（7） [宁风伊]奭一小牢？ 《合集》30259无名类

宁，止息之意。宁风，让风停息。伊爽是伊尹的夫人，在殷人心目中，伊爽是掌管风的神灵。晁福林

先生据此认为伊尹夫妇同为商代的大巫⑤。巫咸是商代辅佐王家有功的巫师，同时也是一位权臣，卜辞

亦有记载：

（8）贞：咸允左王？/贞：咸弗左王？ 《合集》248典宾类

（9）己卯卜，宾贞： 于上甲、咸、大丁 《合集》1242典宾类

（10）贞：太甲宾于咸？/贞：太甲不宾于[咸]？/ 贞：下乙[宾]于咸？

贞：下乙不宾于咸？ 《合集》1402典宾类

上述文中的“咸”即巫咸。辞例（8）意为巫咸辅佐商王，常与之相伴。辞例（9）中殷人把巫咸与商王

上甲、大丁同祭，地位非同一般。辞例（10）意为商王太甲宾请于咸。陈梦家先生说：“在卜辞中能宾于

帝，并为王所宾的巫师只有巫咸一人，商人旧臣中像巫咸一样能‘宾于帝’的还有伊尹和迟任，但尚未见

他们能被先王所宾的记载。”⑥足见巫咸地位之显赫。巫咸为何能得到殷人如此的尊崇？《史记·殷本纪》

载：“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⑦伊陟称赞巫咸，是因为其治理王室有

功。又《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

从此升降，百药爰在。”⑧巫咸居于十位大巫之首，是因为其精湛的巫术和医技。不仅如此，他还在当时

的宫廷斗争中帮助太戊巩固了王位，有功于商王室，从而其地位显赫起来⑨。

伊尹和巫咸皆为当朝大巫，位极人臣。他们拥有着“绝地天通”的能力，一方面通过宗教上的大巫身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94页。

②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8页。

③卜辞释文一般采用严式，对于常用字不再随文注明正字与本字，例如：㞢——有、又等。对于观点尚未统一的字，

笔者根据自己研究采取一家之言并随文标注，例：“ ”释为“祸”等。引文有所省略的用“ ”表示；依据残字或文

例拟补的字，外加“[ ]”。本文对于殷墟甲骨文组类的判定主要依据黄天树先生《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科学

出版社，2007年）一书。

④林宏明：甲骨新缀第592则，先秦史研究室，2015年12月6日，网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5856.html.

⑤晁福林：《商代的巫与巫术》，《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

⑥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73页。

⑦［汉］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00页。

⑧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334页。

⑨刘宝才：《巫咸事迹小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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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辅佐商王治理朝政，另一方面依靠广博的学识救生民于水火。这种情形在我们当今社会的某些少数

民族中亦可得到佐证，在彝族中有一个特殊阶层——毕摩，彝族音译，有祭司、经师、教师之意，汉文古籍

中有“鬼主”“奚婆”“希波”“觋爸”“耆老”“鬼师”“布幕”等称呼。他们掌握古彝书，拥有并通晓彝书经文

“毕摩经”，识民间风俗掌故，精通古今，能言善辩，知识高人一筹，是人神两界的沟通者。彝族认为毕摩

是天神派来的祭司，各种祭祀皆由其主持，地位仅次于部落首领兹莫，在族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特

权。卜辞中的“尹”为王占卜的辞例很多，如：

（11）辛酉卜，尹贞：王步自商亡灾？ 《合集》24228出二类

（12）丁卯卜，尹贞：今夕亡 （祸）？

戊辰卜，尹贞：今夕亡 （祸）？

己巳卜，尹贞：今夕亡 （祸）？才十一月。才 攸。

庚午卜，尹贞：今夕亡 （祸）？

辛未卜，尹贞：今夕亡 （祸）？才 攸卜。 《合集》24260出二类

辞例（11）清晰地表明了“尹”为卜人的身份，为商王卜问，从王畿徒步而来，会不会遇到危险？辞例

（12）为同一版，从丁卯日到辛未日连续五天为王占卜，傍晚在师攸，会不会遇到危险？说明尹是商王近

臣，有为王卜问吉凶之责。商王室的首辅大臣多由大巫担任，他们一方面辅佐商王成为民众的精神领

袖，另一方面实施安抚民众心理的事务，包括对社会生产和医疗的指导等。宗、祝、卜、史、贞等人开展具

体操作，数量庞大，据《周礼》载计有近千人，商王室所举行的占卜、祭祀和利用巫术进行的宁风、止雨、祈

雨等救灾活动都是由他们来承担，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宗是祭祀掌礼仪之人，《说文解字》云：“宗，尊祖庙也。”①在祭祀祖先时念祷吟诵，《周礼》中与之有关的

职位有大宗伯、小宗伯、内宗、外宗、都宗人和家宗人等。祝是祭祀中主持祷告之人，《说文解字》云：“祝，祭

主赞词者。”②用语言来向神传达心意，《周礼》中与之有关的职位有大祝和小祝等，大祝在国家发生大的变

故和天灾时，负责向诸神祈祷消灾，并举行祭祀来向神祇们报答。小祝负责小祭祀的活动，祈求获得丰收，

止息风灾与旱灾，平息战争灾害，远离疾病③。卜是灼龟见兆之人，《说文解字》云：“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

形。一曰象龟兆之从横也。”④卜负责烧剥皮龟壳，灸烤龟壳，观察征兆。《周礼》中与之有关的职位有大卜和

卜师。大卜的职责是把国家大事分成八个方面的命⑤，将观察到有关国家的吉凶及时告诉王，以便采取措

施挽救国政。卜师协助大卜工作。史是主管典册之人，《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⑥主要

负责记录祭祀之事⑦，《周礼》中与之有关的官职有大史、小史等。大史要在大祭祀的当日和负责卜事的

官吏一起占卜祭日，在祭祀的当天，安排助祭诸臣所在的位次。小史协助大史的工作⑧。贞是问卜之人，

《说文解字》云：“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⑨负责占卜吉凶，《周礼》中与之有关的职官有占人和筮

①［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51页。

②［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8页。

③《周礼·春官宗伯·大祝》：“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国有大故、天灾，弥祀社稷，祷、

祠。”《周礼·春官宗伯·小祝》：“小祝掌小祭祀，将事侯、禳、祷、祠之祝号，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弥灾

兵，远罪疾。”

④［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68页。

⑤《周礼·春官宗伯·大卜》：大师“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

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⑥［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65页。

⑦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21页。

⑧《周礼·春官宗伯·大史》：“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

⑨［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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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人用龟甲占卜和用蓍草占筮。占卜之前，先据筮辞占筮八事，如果只筮而不卜，就依八卦占筮的

八事，来观察吉凶。筮人掌管三种《易》书，以辨别九筮的名称……以辨别吉凶。凡是国家大事，必须先

占筮而后占卜①。商代贞人数量庞大，仅有姓名的贞人就有𣪊（参见辞例17）、亘、宾、历、何、黄等，也有

商王及王妇、子和大臣们参加贞问，数量的多寡是贞人与卜人最大的区别。

上述诸种巫人的职掌分类见于《周礼》之中，商乃周之前朝，周又曾为商之属国，很多制度具有承继

性。陈梦家先生指出：“《周礼》将古之巫事分任于若干官：舞师旄人龠章鞮鞻氏等为主舞之官；大卜龟人

占人筮人为占卜之官；占梦为占梦之官；大祝桑祝甸祝祖祝为祝；司巫男巫女巫为巫；大史小史为史；而

方相氏为驱鬼之官；其职于古统掌于巫。卜辞卜、史、祝三者权分尚混合，而卜史预测风雨休咎，又为王

占梦，其事皆巫事而皆掌之于史。”②在他看来，后世的宗、祝、卜、史等官的职掌在商代统归于巫人，直到

周代才开始有更为具体的分类。

可见，商代基本形成了以商王为群巫之长，以首辅大臣为辅政大巫，以宗、祝、卜、史、贞等为负责具体

事务之巫的精神救助体系。通过祭祀、占卜等活动对受灾民众进行心理安抚，对社会安定起到积极作用。

二、以商王为最高行政长官的物质救助体系

灾害发生后，商王除了对民众进行精神安抚和心理疏导，还要让灾民尽快得到物质救助，及时为灾民

发放救济物资。殷商时期，以商王为最高统治者，以群臣为成员的官僚体系是救灾活动最有力的实施者。

商王是灾害救助体系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古往今来，任何体制下，政府在整个社会中始终拥有最雄

厚的实力，是救灾最主要的力量，殷商王朝也不例外。商王是商邦之内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救灾活动的

最高领导者。商王不仅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其粮食储备也是全国最多的。考古发现多处商代王室窖

穴。河南郑州 王村商代窖穴，平面长方形穴口，东西宽0.68米，南北长1.4米，底深8.2米③，体积约

7.8立方米。以不同湿度粟的密度计算，约每立方米约容纳粟746.7~626.3千克④，这一窖穴可存粟类

5824~4885千克。郑州二里岗前期窖穴，呈长方形，口部平面有圆形、椭圆形或长方形。有的深达8~9

米，壁面平整光滑，有脚窝以供上下。如H9的上口长3.0米，宽1.8米，深1.46米⑤，体积约8立方米，最大

可盛放粮食约6000千克。偃师商城第XIII建筑基址的囷仓遗址，容积在235.5~785立方米之间，最高可

容纳黍类约644吨，容纳粟类约4105吨⑥。安阳殷墟发现有长方形和圆形窖穴。长方形长为1~8米，宽

1~9米，深1~7.9米⑦，体积在24立方米以上，容纳粮食在14000公斤左右。圆形窖穴直径为1.5~2.1米，深

3~7.5米⑧，体积一般在15立方米，盛纳粮食约10000公斤左右。这些数量庞大的粮食储备都归商王所

有，在救灾活动中商王不但可以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发号施令，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救灾活动，而且

可以凭借充足的粮食储备对灾民展开救助。

尹是救灾工作的实际执行者。殷商时期，救灾工作的具体实施主要依靠大臣进行，尹在救灾时行使

①《周礼·春官宗伯·占人》：“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周礼·春官宗伯·筮人》：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

②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

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 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④ Subramanian, Shinoj and Viswanathan, Bulk Density and Friction Coefficients of Selected Minor Millet Grains and Flours,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Issue 1, 2007(81):118-126.

⑤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2页。

⑥陈国梁：《囷窌仓城：偃师商城第XIII号建筑基址群初探》，《中原文物》2020年第6期。

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18页。

⑧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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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周代太宰的职能——“佐王治邦国”。甲骨文中尹是农业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13）令尹乍大田。/ 令尹乍大田。 《合集》9472典宾类

（14）癸亥贞：于四 。/癸亥贞：王令多尹 田于西，受禾？/癸亥贞：多尹弜□，受

禾。/癸亥贞：其□禾自上甲。 《合集》33209历二类

（15）甲午贞：其令多尹乍王寢。一二 《合集》32980历二类

上述辞例中的“尹”“多尹”“右尹”都直听从王的指令，是王身边的大臣，从辞例（15）来看更是如此，

“令多尹作王寢”，《说文解说》云：“寝，病卧也。”①《尔雅·释宫》曰：“无东西厢，有室曰寝。”② 寝是休息之所，

能进入者必然是商王身边的近臣。从辞例（13）、（14）来看，“尹”与“田”“禾”相连，其所做之事与农业有关。

农业是殷商时期最重要的经济行业，是粮食的直接来源，“尹”位极人臣，主管农业种植，在救灾工作中具有

极其近便的优势。辅佐商汤治国的贤相伊尹除了具有大巫的身份，在生产中也甚有作为，西汉农学家氾胜

之曾言：“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③伊尹作为商王室的宰辅，和汤一起经历了建国之

初的大旱，目睹了庄稼焦枯、民不聊生的惨状。他不仅辅佐商汤祷于桑林迎来甘露，而且教会人民凿井灌

田，负水浇稼，增强了农业生产的能力。陈梦家先生指出：“卜辞旧臣伊尹、黄尹即后世所传伊尹和阿衡、保

衡，都是师保之官。”④殷商时期政教合一的体制也为伊尹参与灾害物质救助活动提供了便利。

臣正是商王朝官吏，常常听令于王，从他们所进行的活动来看，与救灾活动也有着较大关联：

（16） [帚]妌乎黍于丘商，[受年]？ 《合集》9529典宾类

（17）辛丑卜， 贞：帚妌乎黍[于]丘商，[受年]？ 《合集》9530典宾类

（18）贞：叀小臣令众黍。一月。二 《合集》12宾三类

（19）癸巳卜，令 省㐭？ 一 二 《合集》33236历二类

（20）庚子卜，令 省㐭？/叀令 省㐭？ 《合集》33237历二类

辞例（16）、（17）皆言妇妌能不能让丘商的黍获得好收成？丘商即王畿，商王的直属领地。妇妌是商

王武丁的配偶，又称妣戊，后母戊大方鼎的主人。据卜辞所记，她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可见农业的重要地

位。辞例（18）中有“小臣”一职，小臣在卜辞中至少有两类：一类是多方的小臣，一类是王朝的小臣，也叫

臣正，这里所指是王朝的小臣。陈梦家先生认为:“小臣受王之令，为其征伐，为其具车马，为其司卜

事。”⑤臣正级别和分类较多，涉及国家管理的多个方面。在卜辞中被称为某臣、某正、某臣正、某藉臣、某

小藉臣、王臣、小王臣；臣、小臣、少臣、旧臣、旧老臣、小臣某、小丘臣；多臣、我多臣、多辟臣等。辞例

（19）、（20）言王派 巡视㐭。甲骨文有一个 （《合集》33237历二类），象露天的谷堆之形，陈梦家先生将

其释为㐭。今天的北方农人在麦场上作一圆形的低土台，上堆麦秆麦谷，顶上作一亭盖形，涂以泥土，谓

之“花篮子”。与此相似。㐭是积谷所在之处，即后世仓廪之廪⑥。考古发现殷商时期的粮食窖穴，形制

多样，制作考究。殷墟B区口径在2.1米以下的圆形窖穴为“窦”，长方形窖穴为“窖”。而在窖中又可分

为“穴中之窖”和“宫室中之窖”。不少窖穴中都遗留有粮食腐朽后的绿土⑦。商王经常亲自或派人前去

察看，称为“省㐭”，辞例（20）中的 便是商王派去巡视粮仓的人。鉴于商周两代制度的继承性，我们认

为，商王的臣正中应该包含诸如西周时期的廪人、仓人和遗人等与救济有关的人员。

戍、五族戍、戍某等武官是救灾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商代的百官分为臣正、武官和史官三类。其中

①［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151页。

②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卷十三《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③万国鼎：《汜胜之书辑释》，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62页。

④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18页。

⑤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07页。

⑥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36页。

⑦郭宝钧：《安阳殷墟报告第四册B区发掘记之二》，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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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一类多与骑射、田猎和战争有关，似不直接参与救灾活动，但卜辞中有一类的官职，其主要任务有

二，一是管理“众”与“王众”；二是守边征伐邦方①，也就是督率众人防御外来入侵。《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是岁，饥而不害。”鲁国遇到了大旱，臧文

仲建议应当加固城郭。孔颖达引服虔祝之语：“国家凶荒，则无道之国乘而加兵，故修城郭为守备也。”②

国家遇到灾荒之时，敌国可能会趁机进攻，要修筑城郭做好准备。这些戍边将士积极守卫，平时保证了

王国的安全，饥荒之时更可以避免敌国入侵而致雪上加霜。

可见，殷商时期的物质救助体系中，商王、尹和各级臣正是领导和参与救灾的主要力量，戍、五族戍、

戍某等边疆守卫则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

三、后世灾害救助基本模式的确立

《论语·为政》载孔子之语：“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③在孔子看来，周对殷商的礼制是具有很

多继承性的，这其中也包括灾害救助制度。《逸周书·大匡解》载：“文王曰：‘不谷不德，政事不时，国家罢

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不谷，官考厥职，乡问其人，因其耆老，及其总害。慎问其故，无隐乃情，及某

日以告于庙。有不用命，有常不赦！’”④当遇到灾荒，文王自责自己德行不高，政事不善，致使国家疲病，

并且要把灾情上报先祖。这是对民众进行精神抚慰的典型体现。

又《逸周书·大匡解》载：“维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

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问罢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罚之戾、哀乐之尤、宾客之盛、用度之费，及关市之

征、山林之匮、田宅之荒、沟渠之害、怠惰之过、骄顽之虐、水旱之灾。”⑤灾荒发生后，文王召集三州之官事

包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等人。检查造成饥荒的原因，行政的得与失，刑罚是否残暴？使用哀

乐是不是过度？宴飨宾客是不是铺张？花费是否浪费？以及关市税收是否合理？山林资源是不是匮

乏？田宅是否荒芜？沟渠损坏的程度如何？有没有怠工慵懒、骄玩过度？水旱灾害的具体情况如何

等。这是对民众进行物质救助的具体表现。

春秋时期对于灾害的救助仍然沿袭了前代精神和物质救助并行的模式。公元前564年，宋国发生

火灾后，司城乐喜指挥救灾，除了组织民众利用水器灭火之外，还令相关官员进行祭祀祷告祖先⑥。公元

524年郑国发生严重火灾，郑国执政子产首先派祝、史向先君报告，安抚民众，同时又进行了积极的救火

行动⑦。作为执政的行政官员，还同时担负着民众心灵抚慰者的角色。

战国时期，虽然仍没有出现明确的救灾机构，也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工作程序，但中国古代的救灾

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从周代典籍中所描述的情况看，西周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救治灾荒

并非是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能够单独完成的事情，需要各个部门和各级组织之间协调起来共同行动。

在周天子号令下，由大宰带领廪人、仓人、遗人、乡师等职官配合实施各种救济活动，与之有关的基层官

员如冢卿、三老和三公以及大夫、众有司全部参与救荒工作。因此，追溯至殷商时期，商王以首巫和最高

行政长官的双重身份，率领众巫和大臣们开展救灾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16页。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390页。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90页。

④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7-68页。

⑤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第66-67页。

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61-962页。

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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